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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及民國華北鄉村基層組織與運作

──以河北省獲鹿縣為例

⊙ 任吉東

 

 

一、晚清及民國獲鹿縣的基層組織人員及職能

獲鹿縣明朝系分12裏，清朝改編為18社，共197鄉。據《獲鹿縣誌》「地理志下」記載：「諭

曰舊志本縣之地明季編十二裏，國朝改編十八社。計有在城社，領村十七；留營社，領村二

十村；甘子社，領村七；塔塚社，領村二十四；方台社，領村十；畢村社，領村一十三；鎮

頭社，領村二十四；永璧社，領村五；德政坊社，領村三；同冶社，領村二；鄭家莊社，領

村二十；任村社，領村十六；龍貴社，領村十六；名邱社，領村四；太平社，領村五；新安

社，領村五；安用社，領村三；永清社，領村四。」1這裏的「社」是清朝官方用以劃分村落

區劃的單位，但在實際應用中，當地官員、村民常以「路」來確定各村的位置，如在乾隆四

十三年的各村莊名冊中就以路為劃分標準：東南路，包括符家莊、神候、方台等77個村莊；

正南路，包括張家莊、杜家莊等40個村莊；正東路，包括南海山、北海山等38個村莊；西北

路，包括大畢村，小畢村等33個村莊；此外，還有在城四關，包括東關、西關、南關、順城

關。2到光緒三十三年，又增設了保長路，包括塔談村、南都馬村等33村。3民國時期，社之

稱謂漸失，但仍舊按照清舊制分為五路，只是用警區統之，下轄200餘村。

從以上可以看出，獲鹿縣鄉村地域劃大體分可分為兩級，即社（路4）、村。（社書、鄉約）

社為賦稅徵收單位，社中初設有裏長，負責統催本社各村交納糧錢，並協助官府定期編審丁

冊。5雍正年間清朝實行「攤丁入畝」，停止編冊，後又推行納稅人「自封投櫃」，不再靠裏

長催交糧銀，裏長形同虛設。

另外，社有社書，《獲鹿縣誌》稱「（社）俱有社書，或一人或二三人不等，專管民間買賣

地畝，過割錢糧，正月初造冊送縣以備徵催。」6 其職責範圍是買賣地畝和過割錢糧時中介

抽用，並負責官府田賦徵收，光緒三十三年，知縣為嚴查匿挈而頒發的諭令說明了社書（又

稱庸書）的部分職責：「......（為查匿挈事），為此仰役前赴某路各村莊協同鄉地，並該

管庸書攜帶過割冊薄逐戶輯對。」7民國時期，東南路崗上村庸書段美玉也稱自己：「身充當

庸書有催完隔屬錢銀之責。」8南新莊村長薛德玉在稟控薛富德破壞鄉規卷所說：「身等村舊

有鄉規，每逢納糧之時，俱系鄉地代為花戶完納結宗，鄉地帶回串票邀請先生清算糧銀，只

管先生午飯一頓，該飯資歸入合村攤派，此規曆有年矣。」9 此處的先生即為社書。



一般說來，按照清末民初的慣例，社書每作成一筆買賣，就能按成交地畝每畝大洋一角徵收

手續費，社書由此掌握著下轄各村的土地佔有情況，並據此編造糧冊。所以，官府在徵收賦

稅中必須依靠社書。又因為社書的職位通常是家傳世襲的，其手中的記錄糧冊視為傳家之

寶，秘不示人，其炙手可熱可想而知。發生在民國的一宗村民狀告社書的案件就從側面反映

了社書在這方面的權力，民國二年，鄰縣正定南高家營村何敏狀告獲鹿宋村社書李洛勳多寫

糧銀，雖然，此案結果是社書向村民認錯，更正記錄，但同時也讓我們看到了社書在徵收賦

稅時書寫完糧銀數的自由發揮度。10

社下為村，村中設有鄉地11與村正副（後稱村長佐），鄉地一職由來已久，是在清朝改革賦

稅制度，裏甲制度衰落後，由民間自發興起的一種集體合作下的產物。12 其職責初期只是為

交納糧銀，後逐漸兼有保甲和裏甲之職能。有的村中只設一名鄉地，有的村中分牌，每牌各

有鄉地，分別辦公，多者可達十一牌。雖然各村鄉地不一，但其職能卻是一致的，而且終清

朝和民初其職能變化不大。

首先，要催糧完稅。在具體運作中，各村的鄉長往往不止一名，有的是一名正式的鄉長（稱

為紅名鄉長）下配備幾名幫辦人員，這些幫辦系為村中的富戶，其主要協助鄉長一起辦公，

墊付款項，但由鄉長一人出面與官府打交道。如高遷村鄉長杜元元稱：「身村素有舊規，每

年按地畝輪流鄉長，今年身系紅名鄉長，催辦差徭錢項，另有幫辦鄉長6名。」13正東路東裏

村新鄉長張榮魁在控李套環不接戶頭鄉長卷中也提到：「身村舊有鄉規，每年紅名鄉長二

名，戶頭鄉長二十四名，戶頭幫辦紅名鄉長辦理公事，並與花戶代墊錢糧。」14有的是幾位

鄉長共同辦公，各負其責。如西北路鄧村鄉長徐振韓稱本村鄉地「催糧辦公，應完本年學田

地租並應入驛草以及更換鬥級。」其中徐振漢、徐旺明負責更換鬥級，徐根子負責書院租

錢，徐廷義、徐洛西則採買乾草。15或乾脆以牌為單位，各營其牌。如南莊舊鄉長耿芸芳稟

稱本村：「身村分為四牌，四名鄉長各完各牌糧銀及辦公等事。」16在辦理這些公事中，往

往是鄉長先預墊辦，後再向村民討要。

其次，要應付各種差徭。像一些車馬大差。如光緒八年，原差牛清海稟他奉票前赴康家莊市

莊催令各該鄉地速撥壯健牛驢大車二輛拉送遞解人犯，市莊鄉長速撥牛驢大車一輛，惟康家

莊鄉長程六抗票不遵，他恐誤公，給伊代雇牛驢大車一輛，將遞解犯人拉送，請求知縣傳訊

鄉長。17二壯班役路清雲也稟稱曾奉票前赴山下尹村催令鄉地速撥三套壯健牛驢大車二

輛。18另外，由於獲鹿縣地處各省要衝，隨之而來的是各種差徭的派遣，如光緒四年十月，

原差康振法就奉票承催南北大道墩台營房界碑、牌即飭各該鄉地立刻修整。19像上面提到的

驛草也是應差之一，直至民國年間亦是如此，東英村高春喜就稱：「現值奉票派交穀草（軍

草），原系至要公事。」20而且民國期間由於兵事頻繁，差徭增加無度，「先前除完納上下

兩忙銀糧及一切例差外並無意外不測差徭，今即時遷世變大異，先前近三四年來即如支應兵

差，所要米麵柴草車輛，再再及預徵糧銀均關緊要，刻不容緩，彼宗未了，此宗又出，此宗

未了，彼宗又出。」21

再有，就是差傳人犯，維持治安。這也是鄉地的職責範圍，它包括鄉地要及時稟報村中的盜

賊、聚賭及滋事生非之事，遇有差傳之票，要協同原差查找人犯及當事人，遇到知縣下發回

來的要求鄉地妥為處理的案件，鄉地要妥為調處，並帶原被告來案具結。如在光緒十年的一

宗留營村地方李路明稟姚洛登不按門戶接充倉鬥之差的案卷中，知縣因赴縣的原被告「兩造



各執一詞」，就「著原差押令小的們回村協同鄉長秉公選擇應充的人接辦可也。」鄉長李中

平在妥善的處理了此事後回稟道：「身村地方李路明呈控姚洛登不接倉鬥差務，身系鄉長不

忍坐視已將姚洛登勸導仍著姚洛登接充倉鬥之差。」22有時，知縣更把一些捉拿賊匪的任務

直接交給鄉地，辦事不利者還要被懲罰，如光緒元年同冶村鄉長李金就因拿賊不力被管押：

「生等村鄉長李金緝拿賊人聶得群不力，蒙恩將伊管押......」23

另外，地方買賣中的成交抽用也有一部分是鄉地的職責24。按獲鹿縣各地鄉規，凡有村民欲

做田產、房屋、樹木等買賣，皆需鄉地出面，從中說合成交，填寫契約，「將買主賣主姓名

田房價值數目，開具花名清冊，赴案呈報。」25鄉約從中可以提取抽用，這樣做的目的是為

了補償鄉地的勞動和為村民辦理公差所花費的各種開銷，就如一個鄉地說的那樣：「身村輪

充鄉地，催辦錢糧，並有一切雜差，花錢若干，均歸鄉地承擔辦理。迨至年終更換時算帳，

向花戶斂派：鄉地之害也；村中無論何人典賣房田，歸鄉地成交抽用：鄉地之利也。」26北

故城村村規也有這樣的規定：「身村向有規則，村眾無論誰家買賣田房樹木以及等等木器，

均歸充當鄉地成交抽用，此規不計其年。」27 光緒十一年的一宗村民抗不投稅案也提到了鄉

地在中間的作用，原差龔貽文稟他奉票承傳北甘子村去年鄉長隔號未稅文契之買主赴案投

稅，該鄉長解生元向伊口稱去年十二月間憑伊成交賣地戶馮同和，將地一段三畝八分一厘三

毛九系賣於馮進才名下，共賣價七十七千九百文，遵照所發獲字第一號契紙寫立明白，著買

主赴案粘尾投稅，乃買主馮進才不惟抗不投稅，交伊所發契紙不僅直以白契草契為憑，是以

鄉長解生元將所發契紙一張交役呈案。隨後鄉地解生元供道：「小的是北甘子村去年鄉長，

去年十二月裏。馮進才價買了他當家馮同和地一段，計三畝八分一厘三毫九，系是小的成交

抽用。」28

當村正副一職出現後29，鄉地又承擔起了在村正副缺席的時候，召集村眾選舉村正副的職

責。一旦村正副職務空缺，知縣就會委派法警到村，飭令該村鄉地召集民眾選舉，如在鄭家

莊的一次選舉，知縣批示：「諭飭該村副鄉長秉公選舉人品端正之人接充村正辦公。」30 有

時鄉長還要負責申請知縣對村正副的批准和頒發委任狀。如范談村鄉長張黑妮就曾稟請委任

村長佐：「為合鄉投票舉定村長村佐稟懇恩准分別發給委任狀，責令接充辦公以免貽

誤。」31 但有時鄉長不予合作，村正副的選舉就會擱淺，如民國五年，在鄭村的村正提出辭

職後，該村的鄉地仍提名他本人作為繼任人選。32 更有甚者，往往鄉長在被選人不知情的情

況下把名單報上知縣。

村正副一職在獲鹿出現，最早可追溯到光緒年間，在此之前並不見於史料，正南路南張莊鄉

長張美就稟稱：「緣身村前次並無充當村正副之人辦公艱難，今身村鄉眾公議保舉崔鳳起人

品端正，家道殷實，充當村正，並保舉村人崔棟充當村副辦公，不致有誤。」33於底縣村正

在告退狀上也稱自己是在光緒三十三年由鄉人公舉接辦村正一職的。34

村正副的人選多為有名望的紳士、耆舊或富戶，甚至有新興的階層，如師範生，如在北故城

村的投票選舉卷中，「共同議舉決效投票選舉法得票多者應充村正，查師範生賈鳳簫得票二

十三張最得多數，其人素行正直，堪勝此任。」35

一般情況下，民國時期的村正副是由民眾選出，通常是前任村正副上稟告退，知縣諭飭鄉長

等人召集鄉眾公選，並派警員到場監督，如在鄭家莊的村正副選舉中，知縣批示：「除諭飭



該村副鄉長秉公選舉人品端正之人接充村正辦公外，合行令仰該巡官即便遵照到場監視各期

當眾秉公選舉，以昭公而免事端，仍將選定姓名呈覆核辦，毋違切切此令。」36而民國九年

四月二十日的南寨村馮永華告退村正副並公舉接充卷，給予了我們一個較為完整的告退和選

充程序。首先是村正馮永華、村副馮純告退：「民馮永華充當村正，馮純充當村副均繼自先

人，接充已閱數十年，在民等事久未免解，在村中亦未免事久生玩，以故合村公共事宜每不

能整理進益......竊查民等鄰村如南故邑、北故邑、上寨等村之村正副亦均已更換，因此告

退。」知縣准許。

然後，鄉長馮興富、馮明合、白賢糾集村民選舉：「民村村正副情願告退，民等以村正副關

於一鄉公共事宜，伊等既然告退，因糾合村中人等公舉定張歸子接充村正。馮吉、馮祥德接

充村副，惟查前任村正副由村中舉定後，曾經縣長諭委，以昭鄭重而責專成。」

知縣給予批示：「稟悉馮永華、馮純告退村正副，新舉張歸子、馮吉、馮祥德接充村正副，

是否均素服眾望，再此次村副何以舉出二人，應飭查明核奪此批。」隨即委派警員下鄉查

驗，警員查驗完畢後呈覆事案：「查明該村新舉之人素服眾望，至村副新舉二人，該村素分

三牌，新舉村正副每牌舉出一人，共計三人，所以多舉村副一人。」

但也有一些村莊是世襲制，這多半是由於沿襲晚清的習慣。如高遷村村民杜常經等就稟：

「（身村村正）杜妮系杜德忠（原村正──筆者注）之子。年十三歲，父死襲職，童子何

知，村副杜克明年逾七十，萎靡不振，本來為鄉長一年一換，但得公事遷就通過，誰願反對

為難，另行組織。」37 氈篾屯也是類似情況，村正王金擇就說自己：「身父王化遠在日充庸

村正，迨經病故，遇有公事村眾著身幫同辦理，但身學識淺薄，昧於事理，辦理一切公事，

實屬難孚眾望。」38 但這種情況極為少數，就是以上兩例，也很快被正常的選舉制所代替。

尤其是在民國十一年實行改良村制後，從村正副（後稱村長佐）的選舉方法和任期都有了詳

細的規定。如南龍貴村鄉地段洛正在為村佐馬清淇申請委任狀時就說：「自民國是以十一年

六月間遵照縣預備會議決改良村制，村長佐充當三年，另行投票公舉。」39

村正副的職責與其設立的原因直接相關，清末倡辦「地方自治」，設置村正副是意圖代替式

的，早已名存實亡的保甲制度，強化國家政權對基層鄉村的控制，民國建立後，仍沿清制。

因此，村正副的出現與一些新興事物緊密相連，如學堂的興建及負責所有與地方自治有關的

事務。40 高遷村杜常經等就在上稟村中公務時說：「年年最難莫若學校經費棘手，村正副辦

有不善，鄉長等周轉不靈，豈特學校公務竭蹶，即教員束修支絀，今年關在身村中一切事務

全仗村正副維持，一有窒凝，當下定必村規破裂，明春首先學校難開。」41 石家莊莊民盧五

妮也在其控告村正的卷中說：「村正......硬提餘款建立校堂。」42

同時，村正副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承擔了鄉地在地方行政治安上的傳統職責。常常是鄉地負

責具體工作，而由村正副統籌。就像高遷村杜常經說的那樣： 「素按七牌辦公，各牌各舉一

鄉長聽事，事分輕重應否煩村正副協理，臨時公奪，此平素之村規，惟年終曆按舊規，鄉長

等邀同村正副將一年公事縷晰條分，核算明白，公費若干按畝攤派，村正副家喻戶曉，七鄉

長分牌斂錢，歸清墊款。」43 因為村正副的人選多在村中頗具威望，一些村民之間的矛盾也

由他們出面解決，「村中煙戶約五百家，口舌是非，日常時有，設有人出為調處即可化有事

為無事，此伊誰之責，實村正副之責也。」44

另外，鄉長在任充上的糾紛也由以前的鄉長互相調解轉由村正副負責。民國二年十二月，當



氈篾屯段群稟段二橫不接鄉長時，知縣就批示：「茲諭飭該村村正副等查照向例妥理具覆無

任推委。」45 民國十四年，北降北村鄉地姬洛後因村中李冬父子勾兵訛槍請求辭退，也稟請

賜飭村長佐另舉鄉地。46 一些原本單純按照村規接充鄉地的村莊，其村正副也逐漸擔當起維

持鄉長輪充的責任，如北杜村「身等村鄉長一年一換，應該何人推交何人，向有新舊鄉長直

接推交，伊等亦不通知村正副，積習相沿由來已久......」但這次卻是由村正副等稟請另舉

鄉長。47

在獲鹿縣還有一些其他的職役，在地方社會生活中也發揮著一定作用。

一是城關中的鄉約。鄉約的主要職責與村莊裏的鄉地類似。是為「催糧辦公」，但任充的程

序有異，通常是由另外的鄉約保舉，如在南關，其鄉約閆庚甲從咸豐五年開始，一直保舉到

光緒十一年，其間有駱永才、閆厚田、王芝蕙、閆振經、王鴻獻五人被其推舉為鄉約。

一是村中的社長。獲鹿縣辦有義倉，《獲鹿縣誌》義倉卷載：「一建倉。朱子社倉法，准邑

之大小，計道裏遠近，建立倉房。俾捐輸易達，賑貸老弱，便於取給，裏黨相酎，聞見親切

於以發任恤之情而取效集事焉。尤速今依法奉行每倉建房三間，周以高垣額題某村義倉，列

各村名於後，分間設門，以便新舊輪流出借且易盤查。一典守。每倉立一倉正，穀多添設倉

副一人佐理，於鄉耆中擇立端謹殷實者任之......」。48 如在光緒十年，留營村地方李路明

稟姚洛登不按門戶接充倉鬥之差卷中，就稟明了本村「充當倉鬥，向系按門戶輪流接

充」。49再如光緒十九年東南路城角莊閆振榮也稟伊父閆維芳：「身父閆維芳在時充庸本村

社長，幫辦倉正經理合鄉倉穀」。今病故，要求另行舉保。50

綜上所述，獲鹿縣政權之下的組織大致可分為兩級：一級為社，一級為村莊，但在晚清後期

及民國時期，社的作用已經消失，縣衙門直接面對村莊，鄉地直接對知縣和原差負責。

各縣下屬區劃及相關職役示意圖：

 

二、獲鹿縣的各村村規與鄉地輪充

在這裏面，我們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獲鹿縣鄉村行政生活中的重頭戲是鄉地，他上擋官府，

下護村民，中輔村正副，在地方顯得相當活躍。而讓我們倍感興趣的是關於鄉地的輪充，他



不同於寶坻縣的由基層保舉，知縣任命，而是由各村的村規決定，因村規不同而形式內容各

異，終晚清和民國初皆是如此。特摘錄如下：

表一：河北省獲鹿縣下屬村莊規章制度

檔案號 村名 規章制度 年代

655-1-959 南同冶村 生等村鄉長按年輪順門戶，一年一換  

655-1-978 蓮花營 身村向有舊規，每遇有出皇差公事，先盡家道

殷實之家

光緒元年

655-1-997 高遷村 身村素有舊規，每年按地畝輪流鄉地。  

656-1-1214 素按七牌辦公，各牌各舉一鄉長聽事，事分輕

重應否煩村正副協理，臨時公奪，此平素之村

規，惟年終曆按舊規，鄉長等邀同村正副將一

年公事縷晰條分，核算明白，公費若干按畝攤

派，村正副家喻戶曉，七鄉長分牌斂錢，歸清

墊款。

 

656-1-196 氈襪屯 身村舊有鄉規，以乘種三十畝地充當鄉長，每

年以十一月初一日公舉鄉長，接辦公事，由來

已久，不計其年。

民國二年

656-1-202 南焦村 身村鄉長一年一換，輪流門戶，周而復始 民國三年

656-1-204 小於底村 身等村規以種地糧銀至一兩以上者輪流門戶充

當鄉長，歷經多年，並不紊亂。

民國三年

656-1-210 南甘子村 民人村規每年臘月十五日合村商議舉保鄉長 民國三年

656-1-323 孔家莊 身村鄉規，以種地二十畝以上者輪流充當鄉

長，歷經多年，並不紊亂。

民國三年

656-1-1057 西北栗村 身村舊有村規，凡充當鄉長一年一換，輪流門

戶，周而復始

民國八年

656-1-1058 西王村 身等村規，每年依臘月十五日推舉明年鄉長，

以種地十畝地之家為足數，輪流門戶，到期舊

鄉長傳令戶頭舉充新鄉長，村規由來已久，無

人敢違

民國八年

656-1-1175 馬莊 本村鄉規向系以一頃地者充當鄉長一年，催糧

辦公，每年於臘月十五日由舊鄉長舉保新鄉

長，周而復始，如一家足夠一頃地者，即以一

家獨充鄉長一年，如不足一頃地者，以十畝地

以上之家共措足一頃之數，公當鄉長一年，若

公當鄉長之中有不願充當者，即由公當鄉長中

從前當過鄉長者舉出，津貼鄉長之錢數以一頃

地按畝均攤，交充當鄉長者辦公，徜有嫌所舉

之錢多者，令其自道錢數，盡少不盡多，以錢

數至少者充當鄉長，此乃向來舊規，不計其年

民國八年

656-1-1179 南莊 身村向分四牌，四名鄉長各完各牌糧銀及辦公

等事，惟牌規不同，身牌以種地二十畝者充當

鄉長一年，四十畝者充當二年，六十畝者充當

三年，總以地多充當鄉長年多，將名列在摺

上，依次推充，周而復始，毫不紊亂。

民國九年



656-1-1214 素按七牌辦公，各牌各舉一鄉長聽事，事分輕

重應否煩村正副協理，臨時公奪，此平素之村

規，惟年終曆按舊規，鄉長等邀同村正副將一

年公事縷晰條分，核算明白，公費若干按畝攤

派，村正副家喻戶曉，七鄉長分牌斂錢，歸清

墊款。

 

656-1-1269 石家莊 身等村鄉長舊規一年一更，每至陰曆正月初一

鳴鑼聚合鄉眾等在中街老母廟，有欲充庸本年

鄉長者各自書名後抓球，抓著者充當現年鄉

長。

民國九年 
民國八年

656-1-1062 身等村中舊有公議會，村中一切事務由會中邀

請村民議決，由村正副辦理，每年正月十一日

眾村民齊集公議會，村正副報告村中一年出入

款項粘一清單俾眾知。

 

656-2-6 孫村 民村鄉規村人共七門輪流辦公，循序推換，已

當鄉長戶為舊丁，未當鄉長戶為新丁，推鄉長

特盡新丁充當不盡舊丁，相傳數百年，鹹遵鄉

規。

民國十年

656-2-17 東營村 身村向分四牌，各牌規則不同，身牌牌規一名

地方一名鄉長，地方清理街道，鄉長催糧辦

公，地方不論種地多寡，挨門輪充，鄉長即以

種地十五畝者挨次輪充，特將候選人載寫帳

上，本年鄉長輪應某人充當，即有本年地方於

正月初一日報知伊接充，如某年輪應某人應充

鄉長，如其出有事故將地賣不足，即將伊越過

挨次輪充，如當選之時某人某人地畝並不足十

五畝及選定之後某人地種足十五畝或十五畝以

上者，將帳上之人當完，然後再令地畝多者先

行接充，如均當完再行複選後來如此，相沿已

久，毫不紊亂。

民國十年

656-2-409 身村向分四牌，曰烏龍牌、曰青龍牌、曰兩施

牌、曰白龍牌，每年每牌有鄉地，惟每年四牌

之中有正名鄉地一名，如有公事，村長佐喚伊

商辦，由舊正名鄉地推其充當，換次輪牌推

充，毫不紊亂。

民國十三年

656-2-24 南李莊 身村分為四牌，牌規不同，其三牌人家糧銀較

少，每年鄉長一名催糧辦公，身牌人家糧銀較

多，每年鄉長二名，歷來鄉規以種地二十畝者

充當鄉長，將種地二十畝之人姓名載寫帳簿，

某年輪應甲充，某年輪應乙充，如輪充之年，

輪充之人出有非常事故將地賣當或兄弟分家將

地畝分披不足二十畝之數，即不充當，往後挨

次推充，如輪充之人畏當鄉長，假捏當賣地畝

或假捏分家將地分披，希圖躲避取巧，不在此

例，雖將地畝當賣、將地分披亦得承充，如抗

不充，稟懇究辦，相傳已久，毫不紊亂。

民國十年

656-2-146 北杜村 身等村鄉長一年一換，應該何人推交何人，向

有新舊鄉長直接推交，伊等亦不通知村正副，

積習相沿由來已久......身等前清鄉規舉貢生員

以及十成監生不當鄉長。

民國十一年

656-2-408 北杜村 身村向分三牌，各有各牌鄉規，身異姓牌一種

地九畝五分者充當鄉地，如新有地九畝者，當

完鄉地方始輪應舊有地九畝者接充。

民國十三年



656-2-417 胡申鋪村 身村舊規依種二十七畝地輪流充當鄉地，載立

帳薄，按年推充，依臘月二十五日，舊鄉地推

交新鄉地，此乃村中舊規，由來已久矣。

民國十三年

656-2-560 范談村 身村向有鄉規，二十畝地者充應鄉地，以便辦

公，亦以正月初一，舊鄉地推交新鄉地，按照

糧銀多寡，舉多不舉少，次第辦理，有二十畝

地者方能充當鄉長，如地畝不足二十畝者以地

多者補換，於前清宣統元年選定富戶十三家充

當鄉長，輪流承辦。

民國十四年

656-2-568 位同村 各有各牌鄉地，向有舊規，以正月初一日，舊

鄉地推交新鄉地，各牌花戶舉保各牌各地，以

交銅鑼為定，不計其年。

民國十四年

656-2-569 北故城村 身村向有規則，村眾無論誰家買賣田房樹木以

及等等木器，均歸充當鄉地成交抽用，此規不

計其年。

民國十四年

656-2-572 北降北村 身等村向分四牌，四名鄉地各完各牌糧銀，各

擔各牌責任

民國十四年

656-2-967 山下尹村 身村向分十一牌，每牌一名鄉地催糧辦公，惟

各有各牌牌規，身牌向來舊規，舊鄉地拉舉新

鄉地，如明年鄉地由本年鄉地以十二月初間拉

定某人充當，惟令鄉約報告該充鄉地之人，如

應充之人或另拉出比伊糧銀又多之家，准其糧

銀最多之家充當，歷來如此。

民國十六年

656-2-972 東平同村 身村舊規村長三年一換，自軍興以來，事務繁

多，共議選舉村長一年一換，以每年舊曆十二

月十四日合鄉投票，並公約條件，對於村長佐

位置及新任舊役鄉地五年者概不充當，應舉五

年以外者任之。

民國十六年

656-2-1120 南郭村 身等村向有村規，王李兩姓一對一年接充鄉

長，如推換鄉長之際，以王李二戶族長排充鄉

長，村中還有舊規，李姓充應鄉長一年，次年

充應村長二年，王姓充當鄉長一年，來年充應

村佐二年，此是向來村規。

民國十七年

656-3-17 任村 身等村向分三大牌，曰東寨，曰南寨，曰西

寨，除東寨、南寨勿煩述外，惟身等西寨共

人家一百三十家之譜，內分張王史胡四姓，全

年應契糧銀六十餘兩，每年向系二名鄉地以完

納糧銀七錢二分五厘者輪流充當辦理公事，以

正月初五日舊鄉長推交新鄉地接充，此鄉規不

計其年。

民國十七年

三、村規治權所表現的國家與社會關係

關於地方村規的起源與興起，大致可與封建統治者的歷來提倡有關。在宋明理學家看來，村

社治理的最佳方式，不是依賴官府的強制措施，而是民間的自我管理、互助合作，在自願的

基礎上，興辦公益事業。而朱熹則是開風氣之先者，不僅創建「朱子社倉」外，更倡導「鄉

約」之制。到了明清兩代，中央集權的程度大大加深，與此同時，鄉村統治的力度也隨之加

強，歷代儒家所創建的地方治理理念被吸收入官方的地方統禦政策中。明代在地方設立裏甲



制度主管徵收賦稅，很重要的一個輔助措施就是設立「老人」主自治，據《明史》載：「裏

設老人，選年高為眾所服者，導民善，平鄉裏爭訟」51，明太祖還頒布上諭六條，並有教民

四十一條，在這裏面大量參照了儒家們有鄉民教化的詞句。清代前期康熙進一步制訂了作為

鄉民行為準則的十六條聖諭，並且把原先村民自願組成的，具有互助合作性質的鄉約，改造

成有專人負責的宣講聖諭的制度。而且在清朝統治者看來州縣之下的鄉村社會，應該鄉人自

行管理，「其以鄉人治其鄉之事者，鄉約地方等役例由本鄉、本裏之民保送僉充，而地方一

役最重．凡一州縣，分地若干，一地方管村莊若干，其管理稅糧完欠、田宅爭辯、詞訟曲

直、盜賊生髮、命案審理，一切皆與有責。遇有差役，所需器物，責令催辦，所用人夫，責

攝管，稍有違誤，撲責立加。終歲奔走，少有暇時。鄉約、裏長、甲長、保長。各有責成，

輕重不同，凡在民之役大約如此。」52

但無論是明朝還是清朝，這種強加的鄉約制，很快就流於形式，尤其是在王朝晚期，當保

甲、裏甲組織名存實亡後，這種制度就不復存在了。在此背景下，一些地方上的頭面人物，

或為地方精英鄉紳，或為族長長者，受儒家理念的熏陶，再度轉向原先以村民自願合作的慣

習，或以宗族為界，或以裏牌為界，或全村一體用鄉約、村規、牌規等名義組織起來，自主

管理村政。獲鹿縣村莊的村規民約就這一類型的代表。

「概言之，獲鹿縣的鄉地制，既不同於官方歷代所力行的一套理想制度，又有異於國家所鞭

撻的非法行為。它是在官方正規制度衰落之後，地方社會以宗族關係為基礎，以自我保護為

目的，同時又滿足官府之稅收和地方治安需要的內生制度。」53

相對於國家頒布的通行於全國範圍內的「大清律例」，這些村規民約無疑是具有濃厚地方色

彩的「土政策」，無法登大雅之堂，更沒有法律的強制性，但正是這些村規民約卻在地方上

保持著頑強的生命力，維持著村莊行政社會生活的正常運轉。

這些規章規定了各個村莊在處理公務及產生基層行政人員的具體操作方法，相對於國家政權

所頒布的正統法律來講，它無疑對村民生活有更大的影響力，這從村民在糾紛發生後選擇何

種標準作為自己申辯的工具可以看出，村民們無一不在自己的訴狀中寫明："身村舊有鄉

規，" "身村向有規則，"甚至於"身牌向來舊規"這類看來根本無法作為判案根據的理由堂而

皇之的呈現在向知縣或縣長這些國家機構的象徵者的呈稟中，而根本不是通常用來決斷案件

的大清律條。因此，在一定意義上這些鄉規民約不僅是保證村政正常運行的外在制度，更是

村民產生自我認同心理的內生源泉，它確定了村民個體對於鄉村集體的歸屬感，即自己是屬

於村莊的，而不是屬於國家的，是村民而不是國民，同時，村莊也是屬於村民的，村莊的內

部事務是由村民決定──在某種時候外化為成文的或不成文的鄉約村規，這些鄉約村規是村

民集體意志的表達──也同樣是不屬於國家事務的。可以說，獲鹿的鄉地制，是在村莊內部

的一套自我運行方式，這套運行方式獨立於官府之外發生作用，對治下的村民起著近似於法

律的作用，之所以借助於國家這個外在的權威解決村內事務，無非是想通過此更進一步加強

村莊的的穩定性，更加確定村莊的內在權威性。而同時，官府亦對這些村規牌歸加以承認和

一定程度的尊重，並不以其不入流和不統一而否定，用官府的權威維護和保障村規的順利施

行，判案也大多以其為標準，甚至把案子撥回村莊，讓村莊以村規自行評判，完全縱容村莊

自治。

就像李懷印評價的那樣：「在這種制度下，地方社會的日常治理，的確未捲入任何形式的國

家權力。......在正常情況下，只要其稅收需要得以滿足，官府並沒有向下延伸權力，或把

官方的一套正規制度強加於地方的需要。就此而言，獲鹿縣的絕大多數村莊，的確存在相當



程度的、明確無誤的自主。」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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